把善与思刻在哪里

    本子翻一页再翻一页，封面上的是比作业更工整的四个字：扬善慎思；目光高一点再高一点，黑板上是比知识更深沉的四个字：扬善慎思；台阶下一步在下一步，花园里是比石碑更沉重的四个字：扬善慎思。

    杨思，扬善慎思，整个校园里无处不是这个字，渗透在每一个角落。印在书上，贴在墙上，刻在碑上，却仿佛永远只堆积在我们的视角盲点里。

    不知为什么，在某刻思考过这两个词后将它们与冲动联系在了一起，也许是因为某些亲身体悟。

   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。小学初中一到周末就往书城跑，有些时间是自己挤公车回去。到现在还有遗憾的事就发生在一趟回家的798公车上。

    晚上六、七点正是高峰。我爱惜书，怕被人群挤坏，就抱着，但这样就没办法抓扶手了。边上有个叔叔不忍心，便让我坐到他的位置。谢过之后就坐那儿了。车颠得我昏昏欲睡。这时，上来哥老爷爷，穿的有些旧，站在了我的旁边，我想让座，却不知怎样开口，便继续假寐。想好后又不敢行动，对自己说倒数十个数就做，一连倒数了三遍都没敢做，直到最后一次对自己说。鼓起勇气对那老爷爷说：“您做这儿吧。”可还没等我起来，老爷爷又把我按回去了，说他下站就到了，你自己坐吧。
   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当时特别受打击，有些时候拒绝会更尴尬，一时丧气了好久。后来想如果我不是那么胆小，如果不是那么优柔寡断，就不会为此而懊恼了。
    事隔几年后再想，善便是该刻在冲动之上的。让座这种事太过普遍，也不知道在几代人的作文中出现过，但我们扬的善，本不分雅与俗。

    韩愈幼时有些莽撞，长者便给他取字“退之”，那么，将慎思刻在冲动上，便也好理解了。每个人都有年少，每个人都有年少的锐气，每个人都有被年少的锐气伤过的父母。

    语言就是一把枷锁，说出去的话就想泼出去的水一样没有办法收回，我们一时的任性，几句气话，不经意间就深刻了父母的皱纹，再多懊悔也挽不回。

    接近成人的我们，都应该就慎思刻进冲动里，伤痕永远是时间所不能磨平的，不能等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那日了。
将懊悔刻在记忆里，将善与思刻在我们的冲动里。此刻我所写的，就像巴金说的“写你最熟悉的，写你感受最深的。”。
